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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帖》是一部品質較優但關注較少的蔡襄（1012-1067）書法專刻帖，由清
中期（1736-1850）的碑帖鐫刻專家錢泳（1759-1844）撰集摹刻於嘉慶年間（1796-
1820）。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資料及圖像資料的分析研究，較為清晰地揭示出這部刻
帖的摹刻緣起、底本來源和營銷方式，並展現出錢泳與時任福建巡撫王紹蘭（1760-
1835）之間圍繞著碑帖鐫刻而產生的互相委託關係，同時對《福州帖》為何品質較
優卻流傳較少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項個案研究既有助於認識清中期刻帖行業的大

量細節，也有助於考察清中期金石文化興盛的背景之下，圍繞著碑帖製作所產生的

人際交往和文化生態。

關鍵詞：�《福州帖》、清中期、刻帖、蔡襄、錢泳、王紹蘭

*   收稿日期：2021年 8月 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2年 4月 22日。 
感謝兩位匿名評審人在審稿階段提出的寶貴建議，在此深表感謝，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

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

姚靈 **

提　　要



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104

一、前言

《福州帖》是一部蔡襄書法的清代刻帖，1撰集於嘉慶十九年（1814）冬，刻

成於嘉慶二十年冬（1815），共四卷，收錄有蔡襄書蹟十五種，附帶蘇軾（1037-

1101）書蹟一種。清朝刻帖風氣興盛，尤其是乾嘉道時期（1376-1850），刊刻了大

量的法帖，刻帖發起者除了皇家之外，官員、士紳、富商等有足夠財力並追求文

化素養的階層均參與其中，同時由於刻帖市場的興旺，碑帖商販和刻帖工匠也因

行業之便撰集刊刻了大量法帖，以作牟利之用。《福州帖》正是產生於這種刻帖風

潮中，它的撰集緣起、底本來源、銷售渠道以及圍繞著這部刻帖所產生的人際互

動實為這段歷史的一個生動片段，通過史料追尋與相關分析，還可以進一步管窺

當時的法帖賞鑒及臨習風尚，並考察到不同階層的文士之間圍繞著刻帖這一行為

所產生的互動。

《福州帖》的撰集刊刻者為錢泳。2錢泳字立群，號梅溪，江蘇常州府金匱

縣（今屬無錫）人，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享

壽八十六歲，歷經乾嘉道三朝，書法精湛，著有《履園叢話》等書。他於早年應

試秀才不售後遂放棄科考，3以碑帖鐫刻技藝及書法才能活躍於公卿名士間，一生

鐫刻了大量碑帖，正如容庚所言，他「手書碑版幾遍江浙⋯⋯刻石之富，古今未

有也」，4在《叢帖目》所收錄的約一百七十種乾嘉道時期刻帖中，錢泳參與的多達

二十二種，而實際情況還要更多。錢泳既有搜集法帖、編纂刻帖的能力，又善雙

鉤摹勒，還能運刀上石，5可以親自處理刻帖的每一個重要環節。錢泳的碑帖鐫刻

1  蔡襄，北宋名臣，字君謨，諡忠惠，因曾任端明殿學士亦被稱為「蔡端明」，書法史上的「宋
四家」之一。

2  關於錢泳，在書法史及刻帖史的範疇內已經有了一些研究文章，分別圍繞錢泳的生平、書
藝、書學觀念、碑帖摹刻活動等內容展開。如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
角〉，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楹聯 ·帖學 ·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藝術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8），頁 147-180；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
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美術史研究集刊》，31期（2011.9），頁 205-276；馬成芬，〈江
戸時代における『問経堂法帖』の受容〉，《文化交渉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4号
（2015.2），頁 165-176；盧慧紋，〈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臥於格式之內─錢泳的
《縮臨唐碑》與清代楷書風尚〉，收入莫家良主編，《合璧聯珠三─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
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16），頁 18-29。

3  錢泳早年應試不售，但聲名鵲起之後擁有國子監生、侯選布政司經歷及儒林郎等頭銜，應為捐
納所得。

4  容庚，《叢帖目》（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591。
5  錢泳早年應試不第後即在蘇州學習刻石技藝，曾親自鐫刻過一些碑帖。名聲漸起後他收有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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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在清中期極為顯著，作為一位沒有正式科舉功名的底層文人，他憑藉此技周

旋於乾嘉名流之間，獲交於滿清皇族如鄭親王烏爾恭阿（1778-1846）、質郡王綿慶

（1779-1804）、輔國公裕瑞（1771-1838）等人，受聘於高官如軍機大臣英和（1771-

1839）、戶部尚書劉鐶之（?-1821）等，加入過畢沅（1730-1797）幕府並游幕江浙

多年，與阮元（1764-1849）、翁方綱（1733-1818）、孫星衍（1753-1818）、黃易

（1744-1802）、潘奕雋（1740-1830）、曾燠（1760-1831）、姚元之（1783-1852）、

梁章鉅（1775-1849）等著名官員學者建立私交，可謂當時金石書法圈中之活躍人

物。《福州帖》正是錢泳自行撰集刊刻的一部叢帖，通過對其摹刻始末展開研究，

不僅可以考察刻帖工作的具體細節，探究刻帖銷售的商業考量和實際的銷售成

果，還可以借此管窺底層文人是如何將碑帖鐫刻作為文化資本，進而試圖與身份

地位遠高於自己的精英實權階層展開交往。

《福州帖》總體製作較優但歷來較少被關注，除錢泳自撰的碑帖鐫刻目錄《寫

經樓金石目》中有詳細著錄外，在近代學者容庚《叢帖目》收錄之前，暫未見到

較有影響的著錄或討論類文字。《福州帖》成套拓本亦鮮能得見，今暫時僅能於廣

州人民出版社 2016年影印出版的《容庚藏帖》中可見全貌，這一版本影印自容庚

舊藏帖，由容庚於 1977-1979年間捐贈給廣州市文物管理處，後多年秘藏於廣州博

物館，不為外人所知。6今遍檢海內外主要收藏機構所公開的數據庫資料，包括中

國國家文物局近年來公布的「全國館藏文物名錄查詢」系統，均暫未見到有其他

《福州帖》的收藏訊息。

本文對《福州帖》的討論除了使用常見的《履園叢話》及《北京圖書館藏珍

本年譜叢刊》中收錄的兩種《梅溪先生年譜》外，還著重使用了中國國家圖書館

所藏的兩種《寫經樓金石目》與上海圖書館所藏的《蘭林集》。《寫經樓金石目》

為錢泳晚年所纂的平生碑帖鐫刻詳目，現有清刻本（五冊）及錢氏述祖德堂抄本

（三冊）兩種，內容互異，抄本似為未及寫定刊刻者。《蘭林集》為錢泳抄錄的乾

嘉道名流寄予錢泳的信札，全集原有兩冊，現上海圖書館中僅存一冊。兩種《寫

經樓金石目》及《蘭林集》因暫未整理出版而較少被學界所使用，它們作為錢泳

碑帖鐫刻情況及社會交往情況的一手史料，對於學術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弟，中晚年的大量具體刻石工作他應較少親自動手，更多的是「督工上石」。

6  見王俊輝，〈幸有斯人獨庋藏〉，《出版人》，2017年 3期，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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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州帖》鐫刻緣起：錢泳與王紹蘭的交往

《福州帖》的撰刻緣起於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錢泳與新任福建巡撫王紹蘭的會

面。王紹蘭字南陔，浙江蕭山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中進士後授福建屏南縣

知縣，歷任惠安縣知縣、閩縣知縣、泉州府知府、興泉永道、福建按察使、福建

布政使等職，約二十年之久始終在福建任官，嘉慶十九年五月獲擢為福建巡撫。7

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進京陛見後返回福州任職的王紹蘭途經高郵，偶遇錢泳，

此時錢泳方應高郵知州馮馨（生卒不詳，活躍於嘉慶年間）之聘參與撰修高郵州

志完畢，正欲返回常熟家中，8二人遂於高郵同舟渡江，共游焦山。9錢泳與王紹蘭

多年前便已相識，早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王紹蘭尚未中進士之時，已游幕過

畢沅幕府、杭州知府李亨特（?-1815）幕府的錢泳初次進京遊歷，在邵晉涵（1743-

1796）府第中與之結識。10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至乾隆六十年（1795）春，錢

泳在福建遊歷並在福州度歲，期間多與福建地方長官往來，11亦應與初到福建任職

的王紹蘭有過會面，但之後多年二人未再有交集。12時隔近二十年，兩人均年近

六旬，王紹蘭已成封疆大吏，而錢泳則在多年的碑帖鐫刻生涯中結交了更多的高

官貴士，他與翁方綱、阮元等學界高官保持著聯繫，並製作了一系列有影響力的

刻帖，如他替戶部侍郎劉鐶之奉旨摹刻劉墉（1719-1805）書蹟所成的《清愛堂石

刻》、自行撰集成親王永瑆（1752-1823）書蹟所成的《詒晉齋法書》、替軍機大臣

英和鉤刻趙孟頫（1254-1322）書蹟所成的《松雪齋法書》等等，使得錢泳在京城

及江浙地方官員眼中已然成為碑帖摹刻的熱門專家之一。此番故人相見，錢泳與

王紹蘭共游焦山，品評金石碑刻，錢泳不失時機地向王紹蘭展示自己的金石學問

7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59，頁 11361-11362；（清）曹振
鏞等奉敕修，《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968，嘉慶十九
年五月上。

8  錢泳於嘉慶十八年（1783）自金匱遷居於常熟翁家莊，事見（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
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654。

9  （清）胡源、禇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
刊》，第 12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233。

10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155。
11  （清）胡源、禇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 220-222；（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
話》，頁 272、376。

12  王紹蘭在高郵會面後給錢泳的一封信中寫道：「乙卯距今⋯⋯遊蹤隔絕⋯⋯秦郵之會意外得
之，拓篷窗而話舊，剪銀燭以經旬。」乙卯年正是乾隆六十年，「秦郵」為高郵古稱，「剪銀燭
以經旬」一句可見兩人此次共處時間至少達到十日。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上海：上
海圖書館藏清稿本），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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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碑帖摹刻專長，王紹蘭亦迅速向錢泳下了一系列訂單。

乾嘉時期金石學大盛，凡有志於經史考據之學人均難以忽視金石實物所提供

的寶貴材料，對金石學的關注自然地導致了更多當代「金石」的製造。目睹著前

代金石遺蹟被熱烈研討因而「不朽」的現狀，當代有能力的智識階層有著充分的

心理動機想創造自己的「金石遺蹟」，因此這一時期碑帖鐫刻行為大量出現，許多

出資者和鐫刻者都明確表達了想借碑帖留名後世的願望。王紹蘭素來有心治學，

「學務精博、無所不窺」，13最終在晚年一意著述，宗許鄭之學，精研《儀禮》、《說

文》等，著作頗豐，14錢泳在焦山展開的金石話題顯然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

就現有材料來看，錢泳與王紹蘭在焦山探討的內容至少涉及了史籍所載的秦

始皇七種刻石、〈石鼓文〉及〈熹平石經〉，這也是歷來最為經史學家所關注的重

要石刻。嘉慶十八年（1813）時，錢泳弟子孔昭孔從一位董姓陝西商人處雙鉤到

一本號稱南唐徐鉉（916-991）所臨的秦〈碣石門刻石〉墨蹟本，15因「秦至今閱 

數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無傳」，16錢泳得此，見其文句與司馬遷《史記》

所載有異，以為可證《史記》之誤，便將此本視為「奇寶」，在與王紹蘭交談時將

之出示。王紹蘭取《史記．秦始皇本紀》校之，稱「不特紀中文字顛倒，韻句舛

訛，而是本尚多三十字，足征史記之脫簡」，17於是委託錢泳將此本〈碣石門刻石〉

摹刻於焦山。焦山為碑刻勝地，自〈瘞鶴銘〉以下古今碑刻眾多，且多年來以收

藏周鼎著稱，為當時文士心中的金石聖地，在此借碑石留名亦是許多文士的願

望。錢泳與王紹蘭共游焦山之時，便一同欣賞了由阮元撰文、錢泳書丹的〈焦山

仰止軒記〉刻石，該刻石銘記了阮元將自己收藏的明代忠臣楊繼盛（1516-1555）

墨蹟送藏焦山的事件，據錢泳記載：「軒上有大樓，即為藏書之所，軒左右壁間刻

13  （清）潘衍桐輯，《兩浙輶軒續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第 1685冊，卷 16，頁 417。

14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59，頁 11362。
15  孔昭孔題跋道：「右徐散騎真跡，一陜客董姓攜來售者，因價昂，留觀一宿，鉤出還之。後有
柳文肅貫跋，趙文敏孟俯、揭文安奚斯觀款，危學士素跋，文待詔征明隸書跋，均不及鉤，且
不及鈔出以存考據，為可惜耳，嘉慶癸酉夏六月。」見（清）金武祥，《粟香五筆》，收入《續
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184冊，卷 7，頁 264。

16  （清）王昶，《金石萃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886
冊，卷 4，頁 531。

17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刻本），〈重模秦碣石門刻石〉，頁
4。因本文同時徵引《寫經樓金石目》未刊本（錢氏述祖德堂抄本），為避免混淆，再引時將於
書名後標示「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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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忠湣公繼盛手書，海內名士題跋甚多，洵勝跡也。」18可以想像，王紹蘭充分明

白在焦山增添文史遺蹟並刻石留名的巨大影響力，在新任巡撫、官運亨通之際，

身邊既有經驗豐富的替高官辦理刻石事宜的能手錢泳，又新見到了被認為有寶貴

文獻價值的號稱徐鉉所臨的〈碣石門刻石〉，因而王紹蘭確有足夠的熱情出資將

〈碣石門刻石〉摹刻於焦山。

或因石料採買受到限制，重刻的〈碣石門刻石〉並未採用一整塊豐碑的形

式，而是由數塊豎長方型的碑石組成，類似書法作品中條屏的形制，這批刻石如

今仍存於焦山碑刻博物館。從原石來看，錢泳重刻的〈碣石門刻石〉（圖 1-1）確

與現存西安碑林的徐鉉長安本〈嶧山刻石〉（圖 1-2）書風一致，但從石刻精神來

說，〈碣石門刻石〉少了勁健之氣，顯得平軟溫和，與現存秦刻〈泰山刻石〉、〈琅

琊台刻石〉殘石相去更遠，因而就此次重刻來說，保存文獻的價值要大於書法藝

術價值。現存的碑石共有三塊半，王紹蘭和錢泳分別在碑上留有題跋，王紹蘭的

題跋為隸書，單獨占了一塊碑石，該隸書為典型的錢泳書風（圖 2），為錢泳代書

無疑。19王紹蘭在題跋中除了稱讚此本〈碣石門刻石〉的文獻價值外，還不無得意

地宣稱「雖非丞相斯，尚有典型，不須兄事贗鼎，竟當弟畜〈鶴銘〉耳」，20將此次

刻石的價值置於焦山重寶周鼎及〈瘞鶴銘〉之上。錢泳的題跋為楷書小字，佔據

了半塊碑石，在形式上謹守自己的身份，未與王紹蘭題跋爭輝，他在題跋中寫明

此本〈碣石門刻石〉為自己的弟子所覓得，21並對內容加以考證。

此次刻石的起因為錢泳主動出示自己手中的珍本〈碣石門刻石〉，雖難確知

是何人首先提議要將此本摹刻於焦山，但錢泳在委託成立的過程中採取了積極爭

取態度應毋庸置疑。從錢泳和王紹蘭的往還信件可知，王紹蘭委託錢泳刻石後即

前往福州，隨後的工序及刻石細節均由往來書信商定，刻石的拓樣亦由王紹蘭的

18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未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述祖德堂抄本） ，〈焦山仰
止軒記〉，無頁碼。

19  錢泳替人代書實為常有之事，如立於浙江紹興的〈大禹陵廟碑〉，落款阮元，而實為錢泳所書。
20  此處的「贗鼎」指的是歷來為文人學者所重視的焦山周鼎，翁方綱曾據拓片考訂稱「此鼎實惟
贗跡翻」，王紹蘭在此沿用了翁氏之說。見（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
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455冊，卷 70，頁 331，〈焦山鼎歌為茝鄰題〉。

21  錢泳在題跋中寫道：「秦〈碣石門刻石〉是予弟子孔昭孔從徐騎省墨蹟雙鉤得之，以為奇寶，
實可證司馬氏之訛。中丞王公命予橅勒焦山，並有考據甚詳，真藝林勝事也。案碣石之名始
見於〈禹貢〉、〈史記始皇本紀〉及〈封禪書〉，凡數見而《索隱》、《正義》諸家注俱未詳言其
處⋯⋯嘉慶廿年九月金匱錢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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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人從江蘇捎至福建交王紹蘭過目。錢泳在石上的題跋內容曾呈請王紹蘭批准同

意，而刻成之後將石碑安置焦山的具體事宜也由錢泳一力完成。22王紹蘭對錢泳

的摹刻表示滿意，他曾就題跋的效果寫信稱：「承寄〈碣石碑〉後跋十分，業已

收到，鉤勒精妙，逸趣橫生，洵可寶也。」23王紹蘭為這件委託向錢泳支付過「石

價」三十六兩銀子，有無其他費用尚難確知，但以通常情況論，這對地方大員

來說並不是一筆昂貴的消費。對錢泳而言，這次委託除了有經濟收益外，他亦憑

藉此次摹刻在焦山金石史上留名，他在題跋中充分披露了自己對此本〈碣石門刻

石〉的覓得及摹刻的貢獻，並借考證文字向觀看者塑造了自己的學人身份，同時

還公開展示了他與封疆大吏的結交關係。

除了摹刻〈碣石門刻石〉於焦山之外，王紹蘭還向錢泳下了一系列縮刻的訂

單。王紹蘭請錢泳縮刻了〈石鼓文〉、秦〈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

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以及漢〈熹平石經〉殘字，以供案頭珍玩。王

紹蘭在與錢泳同游焦山時就因錢泳之倡議決定縮刻五種秦刻石，24次年三月及五

月，又分別追加了縮刻〈熹平石經〉殘字及〈石鼓文〉的訂單。25王紹蘭對這一系

列縮刻極為上心，在書信中多次關注石料質地、題跋鐫刻等具體內容，且經常催

促工期。〈熹平石經〉殘字縮本合併了黃易所藏的宋拓一百餘字及錢泳於乾隆五十

年（1785）偶得的五百餘字，共刻成了八碑，每碑高為當時的工部尺九寸七分，

約今三十一公分；寬為當時的工部尺五寸一分，約今十六公分。刻成之後，王紹

蘭以為「精雅絕倫，足稱珍玩」，26「每於公退之暇，置諸坐隅，焚香靜對，如入洛

22  王紹蘭在一封給錢泳的信中寫道：「碣石碑摹本石價三十六兩亦奉繳。尊作題跋謹已拜讀，極
為妥致，惟內有偏旁應敬避及家諱數處，謹易之。另寫呈上。俟刻竣即祈安置焦山為荷。」，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3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4  王紹蘭在五種秦刻石縮刻完畢之後作記道：「嘉慶十九年冬十一月紹蘭陛見南旋，遇錢子泳于
秦郵，偶論金石文字及于秦刻，錢子曰：『〈繹山〉之文《史記》不載，宋端拱初，徐鼎臣得而
橅之，淳化四年（993），鄭文寶刻于長安國子學。〈泰山〉則厪存二世文四行廿九字，今毀，
惟拓本可傳。〈琅琊台〉在今山東諸城縣，亦惟二世文十二行隱隱可辨。〈碣石〉向無傳本，今
得有鼎臣墨蹟可橅。至於〈會稽〉之刻，宋時猶在，元至正間，紹興路推官申屠駉重橅於越
庠之稽古閣。惟〈東觀〉、〈之罘〉刻失傳久矣，無可據依，今欲斲而小之，試橅其五而闕其二
乎』。紹蘭曰：『諾，請遂刻焉』。」見（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秦刻石縮本五
種〉，頁 14。

25  具體情形見（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周石鼓文縮本〉，頁 11-12；〈漢熹平石
經殘碑縮本〉，頁 14-15。

26  見王紹蘭致錢泳的書信，收入（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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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講堂，轍令人發尚有典刑之歎也」。27〈石鼓文〉縮本以天一閣范氏藏本為底本，

該本阮元曾重刻上石，為公認之最佳本。這套縮刻仿石鼓原樣刻了十石，每石高

為當時的工部尺四寸五分，約今十四公分；圓徑為當時的工部尺三寸三分，約今

十公分。刻成之後，王紹蘭以為「朴茂古雅，猶見岥陽搜狩之遺」，並在給錢泳的

信中寫道：「極荷費神，感謝無既。」28五種秦刻石縮刻的尺寸大小尚未發現有資料

記載，推測應與前兩種相去不遠，大小可供案頭清玩。乾隆五十二年（1787）浙

江學政朱珪（1731-1806）視學時，曾以「秦刻石」為題歲試紹興府生員，王紹蘭

作答順利、獲蒙賞識，被拔為第一，因與秦刻石有此因緣，這套縮刻完成之後，

王紹蘭「每念文正公二十年前知遇之感，輒不禁撫碑而墮淚也」。29

焦山同游不僅使錢泳收穫了王紹蘭的一系列碑刻訂單，還在兩人間營造出錢

泳費心幫助王紹蘭實現刻碑願望的人情氛圍。在這種情況下，錢泳決定趁熱打

鐵，再主動為自己爭取更多的經濟收益和文化知名度。從焦山返回常熟家中後，

錢泳立即著手搜集蔡襄書蹟摹刻成帖，因蔡襄為北宋福建興化（今莆田）仙遊籍

名臣，在閩中聲望卓著，曾兩次出任福州知州，加之王紹蘭又為福建巡撫、治所

福州，故將此帖命名為《福州帖》。刻成後錢泳即擬呈交王紹蘭在福建代為散佈銷

售，30欲「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未始非翰墨之一助也」。31

三、《福州帖》底本探源

雖然許多明清著名叢帖如《停雲館帖》、《戲鴻堂法書》、《渤海藏真帖》、《快

雪堂法書》等都收有蔡襄書蹟，但總體數量不多，有的能夠佔據單獨一卷，有的

僅收一兩種帖。在這種情況下，明代莆田人宋珏（1576-1632）集刻蔡襄書蹟（內

含宋珏臨本）所成的四卷《古香齋寶藏蔡帖》是清中期所能見到的影響最大的蔡

27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漢熹平石經殘碑縮本〉，頁 15。
28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29  （清）錢泳撰，《寫經樓金石目》清刻本，〈秦刻石縮本五種〉，頁 14。朱珪諡文正。
30  錢泳在《福州帖》後的跋語稱「將以寄呈制府汪稼門先生、中丞王南陔先生」，王南陔即王紹
蘭，汪稼門即時任閩浙總督的汪志伊。嘉慶元年（1796）錢泳曾游幕於浙江督糧道張映璣署
中，與時任浙江布政使的汪志伊有所往來。此次《福州帖》的摹刻實起緣於錢泳與王紹蘭的交
情，帖成之後亦直接寄交王紹蘭，但因汪志伊官位更高、曾提拔過王紹蘭且與錢泳為舊識，故
題跋時將汪志伊列上。

31  此為錢泳在《福州帖》後的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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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專刻帖，如趙懷玉（1747-1823）稱「蘇文忠《晚香堂》、蔡忠惠《古香齋》凡臨

池之人幾於家有其帖」，32梁同書（1723-1815）稱：「法帖中匯一人而成帙者⋯⋯

今則東庫二王帖外，唯宋蔡端明書流傳較多，古香齋刻大小行楷四卷，稱精備

焉。」33但這部《古香齋寶藏蔡帖》以棗木刻成，其選帖及摹刻並不如人意，碑帖

專家張伯英認為其中約有一半為偽蹟，34晚清陳棨仁（1837-1903）認為「其刻僅 

存形似，兼之棗板蝕蠹，殊不耐觀」，35可見並非佳刻。蔡襄墨蹟較之宋四家中的

蘇、黃、米三家，向來流傳較少，史料中屢屢見到蔡襄書蹟難得的感歎，清初笪

重光（1623-1692）曾言：「蘇、米二公手跡海內爭購，至今流傳卷冊尚多，惟蔡

忠惠絕少，世亦不知求覓。」36乾嘉時張廷濟（1768-1848）亦言：「蔡書較蘇、

黃、米為尤難得，嘉善謝若農中翰集刻《望雲樓帖》，求之數十年，終不能得隻

字。」37錢泳在多年的碑帖摹刻生涯中借工作之便曾飽覽過多位藏家的收藏，他雖

財力不豐、無力購置名家法書，卻有較多機會能夠將其他藏家的收藏以雙鉤等方

式複製留底、以備他日摹刻上石之用，因而在蔡襄書蹟搜集上，他較之許多財力

豐厚者更有優勢。在《古香齋寶藏蔡帖》品質不如人意、其它蔡襄書蹟又較為稀

見的情況下，錢泳認為出現了商機，他將搜集到的十五種蔡襄書蹟分四卷摹刻上

石，歷時一年便已完工。

《福州帖》中收錄有蔡襄的草書、行書及楷書作品，有長卷亦有大量短劄，蔡

襄為時人耳熟能詳的作品如楷書〈萬安橋記〉、〈茶錄〉、〈荔枝譜〉等不收，凡見

於《古香齋寶藏蔡帖》的也一律不收，體現出錢泳想摹刻一部「稀見蔡襄法書」

的願望。

《福州帖》第一卷所刻的是蔡襄行書長卷〈自書詩稿〉（圖 3），該帖流傳有

緒，有宋、元、明、清諸人的題跋及鑒藏印，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康熙年間

32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419冊，文卷 8，頁 615。

33  （清）梁同書，《頻羅庵遺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353冊，卷 10，頁 150。

34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 ·釋文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頁 229。
35  （清）陳棨仁，《閩中金石略》，收入《歷代碑誌叢書》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 22
冊，頁 532。

36  （清）高世奇，《江村銷夏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第 826冊，卷 2，頁 518。

37  容庚，《叢帖目》，頁 1572。



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112

梁清標（1620-1691）曾收藏此卷並將之刻入《秋碧堂法書》（圖 4）。乾隆年間，

該件法書成為畢沅的收藏，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90）間，錢泳在畢沅幕

府替畢沅摹刻《經訓堂法書》時曾目睹此件墨寶，他在《履園叢話》中詳細記載

了該卷的情況並稱「其書雖草草不經意，實君謨妙墨也」。38《經訓堂法書》是一

部大型叢帖，其摹刻工作需要一個團隊才能完成，錢泳得到了畢沅的信任總理摹

刻事宜，但實際上進行雙鉤摹刻工作的並不止錢泳一人，因此〈自書詩稿〉刻入

《經訓堂法書》時是否由錢泳親自雙鉤或摹刻尚難確知，但錢泳借工作之便留有底

本應為事實，這份底本日後就用來摹刻《福州帖》。將《經訓堂法書》本與《福州

帖》本對比（圖 5），可見二者相似度較高。

將現存墨蹟與《秋碧堂法書》本、《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對比，39

可見整體行列上，《秋碧堂法書》本對原蹟行列所做變動較大，縱向排列的字數

多於原蹟，而《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除了少數局部外，基本忠實地反

映了原作的行列分布。從摹刻細部看，《秋碧堂法書》本對原蹟的細節反映常較

之《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本更為忠實。如圖 6所示的「之」字最後一筆

下側輪廓處的不勻整，《秋碧堂法書》本中呈現出了清晰的還原意圖，在《經訓

堂法書》本中尚可窺見原作的筆致，但已做了較大修整而趨近勻整，到了《福州

帖》中，可以見到進一步的修整傾向，筆致顯得勻淨齊整，原蹟中自由書寫而出

現的意外筆墨效果已不存在。同樣的情形還可從圖 6所示的「耐」字右部豎提鉤

的鉤部可見，原蹟的提鉤處有一個向左下方向出筆而又回鋒的小動作，《秋碧堂法

書》本中可見到這一細部動作，《經訓堂法書》本及《福州帖》的筆畫則有明顯修

整傾向，尤其是《福州帖》，已呈現出一個相對標準的三角形提鉤形態。從圖 6所

示的「風」字左邊的豎撇的形態對比可見，原蹟與《秋碧堂法書》本均展現出了

較為勁健的神采，而《經訓堂法書》本則由於筆致出現波動而呈妍美狀，《福州

帖》大略繼承了這一筆畫形態。由此可見，《經訓堂法書》本確有在細部修飾原蹟

或更改原蹟風貌的情況，但由於錢泳只是受畢沅之託總理全帖摹刻事宜，尚不能

確定他是否直接導致了這些變化的出現。在《福州帖》的摹刻過程中，無論錢泳

親自動手幾何，此帖的質量必然在他的全盤監督之下。在使用了製作《經訓堂法

38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71-272。
39  考慮到帖石受損、拓本製作及影印過程的影響，這種對比主要基於各個版本中形態清晰的點畫
而展開，一些筆致模糊之處或不能反映原刻水準，在此盡量避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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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時的底本的情況下，可以看到原作的局部細節出現了進一步的失真，變得稍

顯「規範」與「圓潤」。但客觀而言，除開局部的失真，《經訓堂法書》本的整體

摹刻質量仍然較優，對於原作總體神采的把握也較為準確，這一點從圖 6最後一

行的對比中可見一斑。碑帖專家張伯英曾言蔡襄〈自書詩稿〉的摹刻，「《秋碧》、

《經訓》二刻，均能傳其筆勢，如見墨跡」，40可謂中肯。張伯英似未見過《福州

帖》，不曾下過評語，但從對比中可見，《福州帖》在大致面貌上承接了《經訓堂

法書》本的摹刻水準，在當時的碑帖市場上來看，底本為蔡襄真蹟，摹刻雖有細

節修整，但整體面貌仍顯忠實，因而尚可稱為佳刻。

在整部《福州帖》中，〈自書詩稿〉極可能是唯一一件以蔡襄真蹟為底本的。

畢沅在嘉慶初年被抄家後，蔡襄〈自書詩稿〉的真蹟隨之沒入內府，《經訓堂法

書》本及《福州帖》本就成了當時民間所能見到的「下真蹟一等」的善本，堪供

珍賞。錢泳將此帖置於《福州帖》全帖之冠，一方面是因為此帖篇幅較長，又由

真蹟摹入，極為難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此帖的內容為蔡襄從福州進京時的沿途

詩稿，正與《福州帖》之名相配。

《福州帖》第二卷摹刻了蔡襄楷書〈謝賜御書詩表〉，並附刻了蘇軾的〈天際

烏雲帖〉41。蔡襄的〈謝賜御書詩表〉作於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親

賜手蹟之後，如今可知的墨蹟本至少有四件，42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兩件，一件現藏

於日本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簡稱書博本）（圖 7-1），後有米芾（1051-1107）、

文及甫、鮮于樞（1246-1302）、趙孟頫、解縉（1369-1415）、吳寬（1435-1504）、

董其昌（1555-1636）等十八人題跋，該本曾入乾隆內府，後賜皇六子永瑢（1744-

1790），又轉入民間，流傳有緒；另一件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後有文及甫、

崧、鮮于樞、吳寬四跋，該本進入清內府後被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後被乾隆

皇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刻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簡稱《三

希堂法帖》）（圖 7-2）。這兩個本子內容一致，但書風區別甚大，如今書博本被普

遍認為較之國立故宮本更為接近真蹟。從《福州帖》來看，錢泳所選擇的底本接

40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 ·釋文卷》，頁 229。
41  關於〈天際烏雲帖〉的詳細討論，可見衣若芬，〈蘇軾〈天際烏雲帖〉詮解〉，《文學評論》，

2015年 4期，頁 211-220。
42  參見林司洋、新井惠理佳，〈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之探討〉，《故宮
文物月刊》，421期（2018.4），頁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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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書博本，但其結體與筆致和書博本有所差距，從現有史料來看，他應未曾寓

目過書博本原件，亦不可能從此件上石。錢泳曾自述在收藏家陶珠琳處得見墨蹟

本〈謝賜御書詩表〉，稱「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往

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注：即《聽雨樓帖》）」，43該本「索價五百金」。44

從題跋情況來看，這並非書博本，錢泳極可能是將陶珠琳本雙鉤摹刻上石的。在

摹刻《福州帖》的前兩年，錢泳曾自行撰刻了一部十二卷的大型古人法書叢帖

《小清秘閣帖》，其中就刻有這本〈謝賜御書詩表〉，在此次摹刻《福州帖》時，錢

泳將之前的底本再使用了一次，可見錢泳較為看重此帖的價值。從《福州帖》的

摹刻情況來看（圖 7-3），這件陶珠琳收藏的墨蹟本可能為書博本的某個臨摹本，

與書博本在結體及點畫細節上有不少差異，但在反映蔡襄書蹟的真實面貌上要勝

於《三希堂法帖》本。錢泳雖知《聽雨樓帖》亦刻有〈謝賜御書詩表〉，但從現存

的《聽雨樓帖》拓本（圖 7-4）及原石來看，45它與《福州帖》細節差異不少且行 

列不同，應當並非同出一個底本。《聽雨樓帖》是活躍於乾隆朝前中期的官員周於

禮（1720-1779）的私家刻帖，其中所收的〈謝賜御書詩表〉可能是來自另一個源

出書博本的臨本。

蘇軾的〈天際烏雲帖〉被附刻在《福州帖》第二卷之後，蘇軾極為推崇蔡襄

書法，多次稱他為「本朝第一」。〈天際烏雲帖〉先是抄錄了蔡襄的〈夢中作〉一

詩，其後所述內容亦與蔡襄軼事有關，被附刻在此正好為蔡襄書法增色。蘇軾在

乾嘉文人圈中地位極高，當時常有「壽蘇會」之舉辦，非常推崇蘇軾的翁方綱在

當時收藏了一份墨蹟本的〈天際烏雲帖〉，他視若珍寶，對之詳加考訂並認定其為

真蹟，在文人圈中影響甚大。嘉慶二十年即摹刻《福州帖》的這一年，錢泳因撰

集另一部刻帖向翁方綱商借蘇軾法書，翁方綱回信時贈送給錢泳一部新刻的〈天

際烏雲帖〉，46但錢泳卻未在《福州帖》中使用翁方綱的藏本。從圖 8的對照來看，

《福州帖》本與清初馮銓（1595-1672）《快雪堂法書》本極為相似，而與翁方綱

所藏墨蹟本在細節上有多處不一致，這一點從「含」、「重」、「樓」等字的形態上

43  道光年間錢泳家刻的「述德堂」本《履園叢話》在此處刻作「春雨樓帖」，並在書中稱「雲南
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但這套帖實以「聽雨樓帖」名世。

44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71。
45  《聽雨樓帖》原石現存於蘇州獅子林。
46  兩人往來信件見（清）錢詠輯，《蘭林集》，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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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清晰看出。究其原因，是因為錢泳始終認為翁方綱所收的〈天際烏雲帖〉不

真，47因而錢泳直接摹自《快雪堂法書》本的可能性極高，且摹刻品質較精。

《福州帖》第三卷摹刻了蔡襄的七件作品，均為手劄。第一件為楷書〈春暄

帖〉，48又名〈與親家評事書〉。此帖暫未見有傳世墨蹟本，亦較少見於流傳的各

種叢帖中，目前已知周於禮所刻的《聽雨樓帖》有收錄。就作者目見的《聽雨樓

帖》拓本及帖石來看，此刻與《福州帖》行列差距頗多，細節亦有差異，錢泳從

《聽雨樓帖》翻刻的可能性不大。〈春暄帖〉風格接近於書博本〈謝賜御書詩表〉

（圖 9），氣息沖淡平和，蔡襄落款為「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事蔡襄」，可見此帖寫

於蔡襄出任福州知州之時，錢泳將此帖置於第三卷之首再度呼應了《福州帖》的

帖名。

《福州帖》第三卷第二件為行草書〈瞻跂帖〉，又名〈郊燔帖〉、〈與知郡司門

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0-1）。此作常被視為蔡襄行草書代表

作之一，自宋以來有多部刻帖收錄，清中期收錄此帖的叢帖亦有數種。錢泳應未

有機會寓目故宮墨蹟本，將《福州帖》本（圖 10-2）其它刻帖相較，可見與清初

《快雪堂法書》本（圖 10-3）、康熙年間《翰香館法書》（圖 10-4）本等相似度均較

高，而這數本與現存的墨蹟本差異亦不太大，推測錢泳是擇一舊拓重摹而成。《古

香齋寶藏蔡帖》亦刻有一件〈郊燔帖〉（圖 10-5），從書風來看，為偽作無疑，同

為蔡襄書法的專刻帖，錢泳所刻的〈郊燔帖〉在此實有糾正之功。

《福州帖》第三卷第三件為行書〈紆問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 11-1）。明清以來有數部叢帖摹入，乾隆時的《玉虹鑒真帖》及《聽雨樓帖》

均有摹刻，與故宮所收墨蹟本差距不大。《福州帖》本（圖 11-2）雖與上述三個

本子大體規模不差，但行列明顯不同，細節差異亦較多，推測錢泳的底本另有來

源，可能來自某件舊拓。

47  錢泳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初見翁方綱時即獲觀翁氏所藏的〈天際烏雲帖〉，當時便認為不
真。翁方綱在〈跋天際烏雲帖〉中寫道：「予所藏〈天際烏雲帖〉實是坡公的筆無疑，昔友人
來觀多有致疑者⋯⋯今年夏，錢梅溪訪予於濟南，出此示之，亦以為不真。今日晴窗，平心
諦玩，乃知是真本，無可複疑。甚矣，真鑒之難言，而真物僅存，終不以人言致惑耳。壬子除
夕記。」見（清）翁方綱撰，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劄集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2），頁 304。錢梅溪即錢泳，壬子年即乾隆五十七年。可見多年過去，錢泳始終不認可翁方
綱所藏之本，儘管翁方綱地位崇高且特意供錢泳刻帖之用而贈送家刻本，錢泳仍然堅持已見。

48  本文在述及《福州帖》中的帖名時，優先使用錢泳在《寫經樓金石目》中著錄的名稱，同時也
對該帖的其它名稱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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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帖》第三卷第四件為行楷書〈誌文帖〉（圖 12），又名〈與至孝延平

書〉，暫未見墨蹟本傳世，目前也未見到有其它刻帖收錄，來源暫時不詳。從帖文

內容來看，此信所述為蔡襄應人之託撰寫墓誌且推辭書篆之事。

《福州帖》第三卷第五件為草書〈新記帖〉，又名〈陶生帖〉，現有墨蹟本藏於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3-1），曾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明清以來此帖被多部叢

帖收錄，乾隆時所刻的《三希堂法帖》應以之為底本（圖 13-2）。49《福州帖》本

（圖 14-1）與現存墨蹟本大體規模相似，但行列不同，細節亦有差異，與《三希堂

法帖》本相較，差異亦不小，因而不可能以這兩個本子為底本。明代的《渤海藏

真帖》本（圖 14-2）與《福州帖》本行列一致，字形亦大體相似，推測錢泳可能

是由此帖或類似的其他刻帖摹入。

《福州帖》第三卷第六件為行楷書〈光臨帖〉，又名〈持書帖〉、〈與賓客七兄

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15-1），明清以來見於多部叢帖。將

《福州帖》本（圖 16-1）與墨蹟本、《快雪堂法書》本（圖 16-2）、《三希堂法帖》

本（圖 15-2）相較，可見大體相似，尤與《快雪堂法書》本最為相似，有可能是

從此帖摹入。《福州帖》本末尾部分有兩行行列與以上諸本均不相同，存在錢泳因

帖石面積之故稍微調整行列的可能性。

《福州帖》第三卷第七件為行草書〈山中帖〉，又名〈與一哥書〉、〈連日山中

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17-1）。從目前可見資料來看，此帖為

歷代叢帖所收不多，明代《潑墨齋法書》有收錄。〈連日山中帖〉的書風與常見蔡

襄書風差異不小，流傳亦相對較少，收錄在此頗具參考價值。《福州帖》本（圖

17-2）較之國立故宮墨蹟本，大體形態不差，但細節差距較多，而更接近於《潑墨

齋法書》本，因此錢泳有可能是從《潑墨齋法書》或其它類似拓本中重摹上石的。

《福州帖》第四卷摹刻了蔡襄的六件作品，為一份詩稿和五封手劄。第四卷

第一件為行楷書〈探花帖〉，即詩稿〈山堂書七絕二首〉，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

宮博物院（圖 18-1），明清以來多家叢帖有收錄。《福州帖》本（圖 19-1）與墨蹟

本、《渤海藏真帖》本（圖 19-2）、《聽雨樓帖》本、《玉虹鑒真帖》本（圖 18-2）

等相較，形模雖大體相近，但細節差距較大，且行列與諸本均不一致，推測錢泳

49  《三希堂法帖》摹刻時常大幅改動底本的行列分布，但單字的具體細節大致能夠保持。參見張
多強，〈《三希堂法帖》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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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別有底本來源。同為乾隆年間摹刻的《聽雨樓帖》本與《玉虹鑒真帖》本相似

度較高且與墨蹟本較為接近，而《福州帖》應未使用以上兩種年代相近的刻帖作

為底本。

《福州帖》第四卷第二件為行書〈至都帖〉，又名〈遠蒙帖〉、〈與彥猷侍讀

書〉，現有墨蹟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20-1）。目前可知清中期有數部叢帖收

錄，《三希堂法帖》本應以之為底本（圖 20-2）。錢泳在之前的《小清秘閣帖》中

亦刻有此帖。《福州帖》本（圖 21）與現存墨蹟本相比，細節差距較大、行列不同

且有漏字，與《三希堂法帖》本相較亦然，錢泳應別有底本來源。

《福州帖》第四卷第三件為行書〈大研帖〉，又名〈與彥猷書〉，現有墨蹟本

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 22-1），明清有數部叢帖收錄。《福州帖》本（圖 22-2）

與現存墨蹟本相比細節差別較大，整體風貌有所改變且行列不同，與《渤海藏真

帖》等刻帖亦不相同，應別有底本來源。

《福州帖》第四卷第四件為行書〈謝郎帖〉，現有墨蹟本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3-1），明清有數部叢帖收錄。《福州帖》本（圖 23-2）與現存墨蹟本差別甚

大，字蹟大小不同且行列不同，帖後所刻的「蕉林居士」、「檇李項氏世家寶玩」

二印也為墨蹟本所無。《福州帖》本與《渤海藏真帖》本（圖 24-1）、《三希堂法

帖》本（圖 24-2）均有差異，後兩者與墨蹟本區別亦較大。錢泳的底本來源已難

以追尋，從兩方印鑒為著名收藏家梁清標、項元汴（1525-1590）之印這一點來

看，不排除是坊間為出售牟利而特意製作的寫本或刻帖。

《福州帖》第四卷第五件為楷書〈門屏帖〉，又名〈與推官呂君書〉，現有墨蹟

本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圖 25-1），乾隆年間數部叢帖有收錄。此帖字數較少，

《福州帖》本（圖 25-2）與墨蹟本大體相似，但細節有差異，推測錢泳是從其他底

本摹入。

《福州帖》第四卷第六件為行草書〈縣君帖〉，又名〈與郎中七兄書〉，暫未見

到墨蹟本傳世，明清多部叢帖有收錄。《福州帖》本（圖 26-1）與明代的《渤海藏

真帖》本（圖 26-2）、康熙年間的《翰香館法書》本（圖 27-1）差別較大，字數行

列均不同，與康熙年間《職思堂法書》本（圖 27-2）大體形模相似，行列亦同，

但有缺字，推測錢泳是擇了某一種與之相近的舊拓進行摹刻。

從上述底本探源可知，錢泳在摹刻《福州帖》時使用了墨蹟和舊拓作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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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這與他自己在《福州帖》跋語中所稱的「或墨蹟或舊搨」情況相符。《福州

帖》前兩卷由墨蹟上石（《天際烏雲帖》除外）、後兩卷由舊拓上石這個推測應當

不差。全帖第一卷的《自書詩稿》由真蹟上石、最有價值，其它所收錄的蔡襄書

作大多也有較可靠的墨蹟本傳世。雖因條件所限，無法從這些墨蹟本直接上石，

但從最終成帖的效果來看，細節差異雖然不少，但大多數帖的基本形模還在，暫

未發現如《三希堂法帖》本〈謝賜御書詩表〉那樣的較偽之作，更要遠勝偽帖將

及一半的《古香齋寶藏蔡帖》，這在真偽混雜的刻帖市場中已屬難得。錢泳當年手

邊可供參考選擇的舊拓究竟有哪些如今已難確知，有不少拓本應已湮沒於歷史之

中，他在《福州帖》題跋中稱「每見類帖所收如《渤海》、《墨池》、《停雲》、《快

雪》」，可知他至少參考過這數部刻帖，其中《快雪堂法書》久以多收真蹟且鐫刻

精良著稱，亦獲錢泳盛讚，50他直接使用其中一些法帖作為底本實為順理成章。值

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間所刻的收集蔡襄書蹟較多的叢帖如《三希堂法帖》（收錄 12

件）、《玉虹鑒真帖》（收錄 8件）及《聽雨樓帖》（收錄 10件）等似未被錢泳採為

底本，儘管現有資料表明錢泳對這數部帖均曾寓目，51箇中原因大概只能歸結於錢

泳較之新出刻帖，更傾向於選擇舊刻作為底本。在當時，錢泳身處的金石碑帖圈

中較多出現反對「輾轉摹勒」的刻帖、推崇「書丹原石」之碑的觀點，他自己也

認同此說。雖然刻帖是謀生需要，但錢泳或為避免「輾轉摹勒」過多，而傾向於

使用舊刻，這也是他在製作刻帖時的用心之處。

在對刻帖的質量進行評價時，最主要的兩大評價標準是「選帖」與「摹

勒」。52「選帖」反映了主事者的鑒別能力，包括是否選擇了有書法或文獻價值的法

書上石、是否是善本上石、是否誤選了偽作等；「摹勒」反映了雙鉤者及刻工的水

準，也包括石材或木材的選擇等，其水準主要體現在是否真實地再現了原作的書

寫面貌。選刻皆精者自然是質量上乘的刻帖，但實際上完美的理想狀況是極難出

現的，誤選偽作常難以避免，對於何者為善本亦是見解不一，至於如清初《快雪

堂法書》的刻手劉光暘（字雨若）（生卒不詳，活躍於明末清初）這樣的傑出鐫刻

50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316。
51  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載稱：「玄宗〈鶺鴒頌〉⋯⋯謹案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
冊⋯⋯」；「坡公書⋯⋯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劄⋯⋯」（此處「孔氏玉虹
樓所刻」即指《玉虹鑒真帖》）。參見（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64、291。

52  這兩點可以從歷代文人學者對於刻帖質量的大量討論中見到，亦可集中從近代碑帖專家張伯英
的刻帖評語中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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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屬難得。因此，在現實考量下，刻帖能夠做到偽作較少、接近書寫者的風格

面貌、摹刻質量相對較優即可稱之為「品質精良」。正如張伯英所言，錢泳的刻石

風格「一味平軟」、53「鉤勒古今人書，往往參以已意」，54但錢泳的整體水準在清

中期仍然是較高的，他「參以已意」大都在一定的限度內，且並非所有的刻帖都

會以已意加以改動，因此張伯英也認可出自錢泳之手的碑帖「精美」。錢泳的選帖

眼光雖時有人詬病，但至少在《福州帖》中表現出了較好的水準，加之其不錯的

摹刻質量，因而《福州帖》可稱為「品質精良」。

四、《福州帖》的營銷情況及其原因分析

通過前文分析可知，《福州帖》出自碑帖專家錢泳之手，其擇帖、編排均頗

見心思，其中的蔡襄書蹟雖有與現存墨蹟本差異較大者，但總體而言，在當時碑

帖市場魚龍混雜的情況下，整部《福州帖》還是較好地體現了蔡襄書風的各個側

面，尤其是與流傳較廣的《古香齋寶藏蔡帖》相較，其精良程度遠勝後者。就今

日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福州帖》實為摹刻蔡襄法書品質最佳的一部專刻帖。

《福州帖》在摹刻之初就以商業銷售為目的，帖後附有錢泳及潘奕雋二跋，既

敘述了刻帖情況，同時也是廣告語。錢泳的跋語全文為：

蔡忠惠公書本學顏平原，而結字取態實出大令，自元、明以來，為蘇、

黃、米三家之冠，惜其真跡日稀，如隨珠和璧，不可得矣。每見類帖所

收，如《渤海》、《墨池》、《停雲》、《快雪》，雖不一其家，而從未有專刻

者。惟莆陽宋比玉臨本有古香齋〈茶錄〉、〈荔枝譜〉諸帖，究非真跡入

石，況又為後人翻刻，漸失其真耶？嘉慶十九年冬，泳山居多暇，遂集公

諸書，或墨蹟，或舊搨，凡宋氏已臨者槩不入石，命曰《福州帖》。將以

寄呈制府汪稼門先生、中丞王南陔先生，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未始非

翰墨之一助也。

這則跋語充滿的廣告意味不言自明，首先錢泳敘述了蔡襄的書學淵源並強調了蔡

襄為「宋四家」之冠的說法，接著又言蔡襄真蹟難得、諸家刻帖雖有收錄但書蹟

53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 ·釋文卷》，頁 238。
54  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 ·釋文卷》，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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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在這裡錢泳對於宋比玉即宋珏的《古香齋寶藏蔡帖》作了一個極有誤導性

的陳述，他先稱「從未有專刻者」，又稱「惟莆陽宋比玉臨本有古香齋〈茶錄〉、

〈荔枝譜〉諸帖」，事實上《古香齋寶藏蔡帖》當然是蔡襄專刻帖，只是其中收有

宋珏的臨寫本，經錢泳敘述，則成了《古香齋寶藏蔡帖》「全為宋珏臨寫本，不僅
不是真蹟入石，而且被後人多次翻刻」，其價值自然不高。這裡可以見到錢泳刻

意貶低同類刻帖以抬高自家刻帖的目的。跋語的最後點明閩浙總督汪志伊（1743-

1818）、福建巡撫王紹蘭之名，一方面是表明他與二位大員的交情，同時也以其名

字作為背書，以求打開在福建的銷售之路。「傳之十閩，為後生家法」一句可見

《福州帖》原初就是專為福建學人量身定作的，他希望這部帖能因福建先賢之名在

閩中成功銷售。

錢泳還邀請了卸官歸田的學者潘奕雋為《福州帖》題跋，潘奕雋是錢泳多年

好友，他的題跋也極盡稱讚之能事，他寫道：「君謨真跡絕少，而刻石佳者亦稀。

茲金匱錢立群司馬所集，選擇既精，摹勒複審，洵為墨林珍秘，視宋氏所刻有過

之無不及也」，55亦為上佳之廣告語。

如前文所述，錢泳摹刻《福州帖》的同時還在替王紹蘭重摹〈碣石門刻石〉、

縮刻〈石鼓文〉、五種秦刻石和〈熹平石經〉，王紹蘭對這數種刻石極為上心，因

而兩人書信往來頗多。錢泳應是在某一封信劄中提到了《福州帖》並請王紹蘭代

為銷售，王紹蘭因兩人往來正多，便許諾錢泳替他代銷百部。在之後的某一封信

中，王紹蘭改變了主意，他寫道：

蔡忠惠公書為宋四家之冠，大兄輯其遺跡鉤摹上石，使先賢妙墨煥然一

新，此寔藝林盛事。前劄云刻成許寄百部，俾海濱流傳，知所向慕，具見

嘉惠後學至意。第此間地僻俗陋，好事者少，恐一時難以分致，乞寄十部

足矣。閩中好尚即此，可例其餘。大雅聞之，當為捧腹一噱耳。56

王紹蘭將許諾的銷售數量從百部減為十部，可見錢泳原初的銷售計畫難以實行。

之後王紹蘭在另一封給錢泳的信中寫道：「惠寄《福州帖》十一部及扁對各件⋯⋯

屢費清神⋯⋯福帖留貯弟處，謹送上朱提二十兩，以為煙楮搨工之費，亦希莞

55  此時錢泳已捐得了「侯選布政司經歷」的頭銜，故被雅稱為「司馬」。
56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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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囑交汪制軍、李方伯帖二分，均經轉送」，57可見錢泳依王紹蘭前信所言，共寄

出了十一部《福州帖》，除作例行禮品贈人外，獲得了二十兩銀子的收入，每部約

得二兩銀子。這個售價在當時對於品質較好的新刻帖來說，屬於不錯的價格，58應

遠高於製作較劣的《古香齋寶藏蔡帖》。但由於整體銷量不高，如果錢泳在此單之

外別無售出的話，不知是否能夠回本。

從時間來看，上引信件應寫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十一月以前，《福州帖》

於前一年冬日完工，隨後錢泳即致信請王紹蘭代售。信中提到錢泳也致送「李方

伯」一部刻帖，這位李方伯應為福建布政使李賡芸（1754-1817），他於嘉慶二十一

年十一月被誣下獄，次年正月在獄中自盡，之後汪志伊因導致下屬逼死李賡芸被

革職，王紹蘭亦因附和汪志伊同被革職，從此兩人告別官場。由此可知，王紹蘭

能替錢泳代售《福州帖》的時間僅有十個月左右，除去兩人信件往還和寄送刻帖

的時間，真正的代售期極為有限。從目前國內外能搜尋到的收藏資訊來看，收藏

《福州帖》的較為少見，在清代文獻及近現代學者的討論中，除了錢泳的著述外，

在容庚《叢帖目》對之著錄以前鮮見有人提到《福州帖》。清末民初的歐陽輔曾在

著錄碑帖時言：「《古香齋帖》⋯⋯刻既不精，拓手亦非良工，所得所見皆一律相

似，殊不足觀，匯刻君謨書別無所聞，故存之以備一家。」59由此可見《福州帖》

並未廣泛流傳，因而鮮為人知。嘉慶二十二年（1817）汪志伊和王紹蘭的獲罪

革職，極可能就此中斷了《福州帖》的銷路，這件震動朝野的大案使得這兩人成

了福建官場的污點，而錢泳在題跋中提及兩人姓名之本意是為了促進銷售，結果

卻反成了阻礙。錢泳在王紹蘭之後是否還通過別的手段來銷售《福州帖》已難確

知，但他如果不去掉帖後題跋，則很難再廣泛銷售，更不用說在主要目標地福建

進行銷售了。錢泳也有可能在王紹蘭去官後將《福州帖》中的刻帖拆分銷售，而

不再以整部帖的形式售賣，但如此一來，他以「蔡襄專刻帖」為名目來吸引買家

的願望也落了空。

57  信見（清）錢泳輯，《蘭林集》，無頁碼。
58  錢泳曾經以一兩多至四兩不等的價格出售過十六卷的《詒晉齋法書》。《玉虹鑒真帖》為曲阜衍
聖公族人孔繼涑刻，他曾以十三兩一錢五分的價格出售過八種刻帖，每種約一卷，售價高於錢
泳刻帖。與錢泳處在同一金石摹刻圈的趙魏曾摹刻家藏趙孟頫單件作品出售，僅售二錢一本。
參見薛龍春，〈十八世紀後期文化商品的價格─以黃易的朋友圈為中心〉，《中國書法》，2017
年 9月，頁 158-173。

59  歐陽輔纂輯，《集古求真》（江西：開智書局，1923），卷 13，頁 7。



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122

那麼，在《福州帖》的最佳銷售期嘉慶二十一年時，王紹蘭為何將許諾的數

量從百部減至十部？甚至這十部也帶有很強的人情意味。王紹蘭在信中給出的理

由是「第此間地僻俗陋，好事者少」，也就是說福建人不好此道，購買刻帖的意願

不強。確實，與福建長期興旺的刻書業相比，刻帖的規模要小得多，不僅種類上

遠不及江南地區，品質也相差很遠，這或與福建缺少合適的石料有關，但這也可

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福建當地的碑帖市場、尤其是精良碑帖的市場與江南相較確

實不夠繁榮。

除了王紹蘭信中的表面理由外，或許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在習稱的「宋四

家」之中，蔡襄年代最早，與蘇、黃、米三家有著書法理念的不同，蔡襄廣臨古

法，整體書風趨於平和溫雅，而蘇、黃、米三家則個性鮮明、各有創新，在書法

史中更受人矚目。蔡襄書法在宋時被蘇軾等人推崇，自宋以來常被稱許為「宋朝

第一」，這也是錢泳題跋中所稱「為蘇、黃、米三家之冠」的淵源，但蔡襄書法雖

在歷代書論中常被復古者推崇，其實際影響力卻要小於蘇、黃、米三家。錢泳本

人曾評價蔡襄「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但以為「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

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60又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61可

見錢泳認為較之蘇、黃、米，蔡襄書法雖毛病稍少，但亦非理想的臨池範本─

由此更加確定《福州帖》之刻純出於商業動機，實為看中蔡襄刻帖在福建可能的

銷路。錢泳好友福州籍學者梁章鉅則認為：「宋四家蘇、黃、米皆可學，惟蔡不必

學，蓋蔡書尚未變盡唐人面貌，學蔡則不如徑學唐人。」62錢泳與梁章鉅對於蘇、

黃、米三家是否可學存在分歧，卻一致認為蔡襄書法不是臨池的理想範本，這二

人的看法頗有代表性。梁章鉅是福州人，卻未因蔡襄是福建先賢且澤惠過福州而

對其書法有所抬愛，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福建籍的許多書家身上。清中期的黃錫

蕃（1761-1851）著有《閩中書畫錄》，其中記載有書學淵源的清代書家（從順治朝

到乾隆朝）共二十八人，情況如表一所示，其中並無一人被描述為取法蔡襄，記

載雖難免有不準確之處，但由此至少可知福建籍書家在臨池擇帖時並無偏向鄉賢

蔡襄的情況。梁章鉅曾記載道：「吾鄉學行書多從陝刻〈天冠山帖〉入手，操觚家

60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91。
61  （清）錢泳撰、張偉點校，《履園叢話》，頁 292。
62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197
冊，卷 22，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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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頭輒有一本，不知此帖是偽本，罅漏顯然，字體側峭，神味淺薄，何足以供臨

摹」，63〈天冠山帖〉掛名趙孟頫，清中期時趙書全國風行，可見福州亦不例外。在

這種習書環境下，《福州帖》雖然製作精良，但希望其能在福建熱銷恐不現實。

表一　《閩中書畫錄》中清代福建書家書學淵源情況表

姓名 籍貫 書學淵源描述 卷數

許　友 侯官 「酷慕米襄陽」 卷九

郭鼎京 福清 「筆筆仿歐陽率更」 卷九

林鼎複 長樂 「書法臨晉漢」 卷九

黃　轍 莆田 「書法出入黃米間」 卷九

吳養浩 莆田 「手摹醴泉銘」 卷九

呂天貺 甌寧 「楷書得黃庭遺法」 卷九

郭　雍 福清 「書法規摹鐘王」 卷十

宋慶曾 莆田 「書摹大小王」 卷十

張　燦 惠安
「字出入黃庭經，又于康盤峰中丞家購求閔文逸、 
 王雅宜真跡日夜臨摹」

卷十

林　衡 侯官 「工詩歌古文詞及二王書法」 卷十

張天麟 侯官 「工王柳懷素書法」 卷十

林　泉 晉江 「得鐘王法」 卷十

林　寵 閩縣 「楷書仿歐陽詢而間以黃庭筆意」 卷十

謝天㳺 閩縣 「工書畫有米芾倪瓚筆法」 卷十一

危聯箕 光澤 「解鐘王書法」 卷十一

郭　徽 晉江 「書法摹仿右軍」 卷十一

丁　燧 晉江 「草書仿佛懷素」 卷十一

陳蕙芳 古田 「臨池尤得歐陽率更筆妙」 卷十一

魏　萬 龍溪 「學顏魯公」 卷十一

黃　巔 龍溪 「草學懷素」 卷十一

63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 22，頁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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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籍貫 書學淵源描述 卷數

周紹龍 閩縣 「書法精妙，出入歐蘇」 卷十二

鄭　溥 海澄 「草書如春蚓秋蛇，直追張旭懷素一派」 卷十二

陳紹芳 晉江 「工詩詞古文顏柳書法」 卷十二

黃　慎 寧化 「字學懷素」 卷十二

張捷春 閩縣 「字仿右軍」 卷十二

謝士驥 閩縣 「善草書、波折清遒，得涪翁法」「善書法，工懷素」 卷十二

黎良行 寧化 「楷法二王」 卷十二

艾友竹 建寧 「書法董其昌」 卷十二

資料來源： （清）黃錫蕃，《閩中書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第 1068冊。

照王紹蘭與錢泳的現存信件推斷，王紹蘭極可能是先收到錢泳《福州帖》中

的部分拓樣或先收到一部完整的《福州帖》樣本之後，再函告錢泳將許諾代銷

的數額由百部減至十部。從王紹蘭的相關資料來看，他並未在書法上有何特殊造

詣，也未見有嗜好古人法書的記載，他的主要成就和治學興趣在於經史考證，因

此他很可能在對〈石鼓文〉、秦刻石及漢石經充滿了熱情的同時，卻對蔡襄法書

興趣不大，加之瞭解到福建市場有一定的售賣難度，或許還有其他不便直說的原

因，總之，王紹蘭最終婉拒了事。

五、結語

碑帖鐫刻家錢泳借著與福建巡撫王紹蘭之間有著一系列摹刻、縮刻上古石刻

委託的契機，自行撰刻了一部蔡襄法書專帖，名之為《福州帖》並意欲托王紹蘭

在福建銷售。《福州帖》的選帖和摹刻質量在錢泳當時的條件下已屬較優，它對蔡

襄的書風進行了較為全面且大體準確的反映，其品質要遠勝過當時流傳較廣的明

人宋珏所刻的《古香齋寶藏蔡帖》。《福州帖》售價約為二兩銀子一部，較之品質

較差的《古香齋寶藏蔡帖》應當昂貴不少，或是福建精英文人對於高端蔡襄法書

刻帖並無太多興趣，加之王紹蘭本人重視古碑的考證價值多過古帖的書法價值，

他最終只替錢泳「銷售」了十部。隨著《福州帖》題跋中特意提及的閩浙總督汪

志伊和福建巡撫王紹蘭因布政使李賡芸的冤獄而獲罪革職，《福州帖》在福建的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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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極可能就此斷絕，從而造成了此帖雖然質量較佳，卻一直鮮為人知的局面。

《福州帖》作為清中期刻帖熱潮中的個例，其刻帖緣起、底本來源和營銷情

況都反映了大量的時代細節。錢泳作為一位未獲正式科考功名的底層文人，憑藉

著碑帖鐫刻技藝、書法能力和一定的金石學知識能夠與眾多王公貴族和高官文士

進行交往，正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圈中盛行著對金石法帖的濃厚興趣。如王紹蘭這

樣的地方大員有著摹刻名碑從而為自己留名的強烈願望，同時還有著玩賞縮刻版

古碑的書齋雅興。作為官員事務繁忙，錢泳這樣有著一定文化水準的碑帖鐫刻專

家正好可以替他全程打理如選石、選底本、摹刻、題跋書撰等相應刻石事務，保

證最終成品的優質效果。在這個過程中，錢泳也獲得了一定的對話權，進而可以

請求社會地位遠高於自己的一省巡撫替自己銷售刻帖。錢泳作為當時金石書法圈

中的活躍人士，與阮元、翁方綱等關心碑帖的學者多有交往，亦深知當時刻帖市

場中的「輾轉摹勒」之弊，他因生計之故在撰帖售賣的同時，也極為注重刻帖的

底本選擇，在能力範圍內，錢泳還是儘量以自己的眼光來選擇墨蹟本及舊拓本上

石，並敢於否認翁方綱的鑒帖眼光，從這些行為中可以看到錢泳在牟利的同時，

也極意保證刻帖的品質，並有著一份文人的自我堅持。乾嘉時期臨摹漢唐碑刻的

風氣頗為興盛，同時傳統帖學仍佔據主流，錢泳在以摹刻的方式複製、重製古碑

的同時，也在進行著大量的刻帖活動，集刻蔡襄法書在福建銷售的主意體現著市

場中的刻帖人創造商機的敏銳思路。但蔡襄書法雖好，對於尋求個性的人而言，

不如蘇、黃、米，對於崇古的人而言，不如直接上臨二王或唐碑，在這種情況

下，若是法帖售價稍昂，則有滯銷的可能，因此儘管福建士人歷來尊崇蔡襄，品

質較好但售價不低的《福州帖》卻沒能打開銷售局面。錢泳將售帖管道寄託在王

紹蘭身上，體現他在此走的不是民間坊市通道，而是意欲以行政權力來為這部刻

帖背書。在當時的環境中，官員替友朋居中售賣文物古籍書畫的情形並不稀見，

錢泳在此之前與眾多高官的交往讓他通曉此道，他在《福州帖》的題跋中直接點

明地方大員的姓名，對行政權力的借用之心表露無遺。只可惜官場動盪常出人意

料，福建兩位督撫的雙雙革職使得這場意欲依靠行政權力的營銷就此告終。

錢泳作為極有商業眼光的碑帖鐫刻者，在一生中曾製作出多種影響廣泛的碑

帖產品，如他集刻成親王永瑆書蹟所成的《詒晉齋法書》及《詒晉齋巾箱帖》

便暢銷於各文化階層中，坊市上還出現了大量的仿冒射利產品。錢泳自身擅寫隸

書，他製作了一系列由自己書寫的漢隸產品，如《攀雲閣臨漢碑》、《縮本漢碑》、



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126

《問經堂帖》等，在市場中甚受歡迎，64影響及於海外，播及後世。乾嘉時期以永

瑆書蹟為代表的「帖學名家書法」與臨習漢碑的「習碑風尚」是造成上述碑帖產

品能獲精英士人認可並風靡市場的重要原因。此外，永瑆為當代人，書蹟未經歷

史的「輾轉摹勒」；漢碑系列碑帖為錢泳自書，大多根據現有漢碑拓本臨寫，亦無

書蹟真偽問題。與此相比，蔡襄書蹟的集刻便無法避免「輾轉摹勒」的問題，由

上文所述的《福州帖》底本探源可知，許多書蹟在不同刻帖中有著不同面貌的呈

現，在沒有可靠墨蹟本對勘的情況下，孰真孰偽實難辨清，這在踐行乾嘉考據實

學的士人眼中，其可靠程度不能不大量存疑，加之蔡襄在上層精英圈中亦非第一

等流行書家，因而《福州帖》最終遇冷。《福州帖》雖是錢泳的用心之作，卻可能

是他碑帖生涯中的「商業失敗」品，雖然選帖與摹刻在同期的碑帖市場中已屬上

乘，但因為種種客觀原因而難以大量流通。失敗的《福州帖》反而給今人提供了

觀察清中期碑帖市場及其生態的一個生動窗口，它的摹刻、銷售始末及過程中的

相關人事和商業考量提供了一個細節豐富的生動例證，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清中期

的刻帖行為、碑帖市場、書法風尚及不同階層文化人士之間的交流往來。

64  參見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美術史研究集
刊》，31期 （2011.9），頁 20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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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1-1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
石門刻石〉原碑（局部）　鎮
江焦山碑刻博物館藏

下：圖 1-2　 長安本〈嶧山刻石〉原碑（局
部）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圖 2　 錢泳摹刻徐鉉臨本（傳）秦〈碣石門
刻石〉原碑後王紹蘭題跋　鎮江焦山
碑刻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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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蔡襄〈自書詩稿〉墨蹟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秋碧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
印本（局部）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版

左：圖 5-1　 《福州帖．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
出版社 2016版

右：圖 5-2　 《經訓堂法書．蔡襄自書詩稿》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
書館藏



137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圖 6　 蔡襄〈自書詩稿〉摹刻情況對比

蔡襄〈自書詩稿〉摹刻情況對比

墨蹟本 《秋碧堂法書》本 《經訓堂法書》本 《福州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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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圖 7-1　 蔡襄〈謝賜御書詩表〉墨蹟本（局部）　日本東京台東区書道博物館藏
下左：圖 7-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下中：圖 7-3　 《福州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右：圖 7-4　 《聽雨樓帖．蔡襄謝賜御書詩表》拓本（局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139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左：圖 8-1　 《福州帖．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影印本 
（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中：圖 8-2　 《快雪堂法書．蘇軾天際烏雲帖》拓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 8-3　 〈蘇軾天際烏雲帖〉（局部），翁方綱舊藏本　
上海書畫出版社 2002版

圖 9　 《福州帖．春暄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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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左：圖 10-1　 蔡襄〈郊燔帖〉墨蹟本（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上行：中：圖 10-2　 《福州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上行：右：圖 10-3　 《快雪堂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行：左：圖 10-4　 《翰香館法書．蔡襄郊燔帖》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行：右：圖 10-5　 《古香齋寶藏蔡帖．蔡襄郊燔帖》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141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圖 11-1　 蔡襄〈紆問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2　 《福州帖．蔡襄紆問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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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福州帖．蔡襄誌文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上：圖 13-1　 蔡襄〈陶生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13-2　 《三希堂法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局部）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143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14-1　 《福州帖．蔡襄陶生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圖 14-2　 《渤海藏真帖．蔡襄陶生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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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15-1　蔡襄〈持書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15-2　 《三希堂法帖．蔡襄持書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145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16-1　 《福州帖．蔡襄持書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圖 16-2　 《快雪堂法書．蔡襄持書帖》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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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　 蔡襄〈連日山中帖〉
墨蹟本（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2　 《福州帖．蔡襄連日山中帖》
拓本影印本（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147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圖 18-2　 《玉虹鑒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 
二首》拓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圖 18-1　 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
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學術季刊　第四十卷第一期148

上：圖 19-1　 《福州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圖 19-2　 《渤海藏真帖．蔡襄山堂書七絕二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149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20-1　 蔡襄〈遠蒙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0-2　 《三希堂法帖．蔡襄遠蒙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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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福州帖．蔡襄遠蒙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151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22-1　 蔡襄〈大研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2-2　 《福州帖．蔡襄大研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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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23-1　 蔡襄〈謝郎帖〉墨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圖 23-2　 《福州帖．蔡襄謝郎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153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24-1　 《渤海藏真帖．蔡襄謝郎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下：圖 24-2　 《三希堂法帖．蔡襄謝郎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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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 25-1　 蔡襄〈門屏帖〉墨蹟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圖 25-2　 《福州帖．蔡襄門屏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155清中期刻帖中的跨階層人際互動與商業考量─《福州帖》摹刻與銷售始末

上：圖 26-1　 《福州帖．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圖 26-2　 《渤海藏真帖．蔡襄縣君帖》拓本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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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27-1　 《翰香館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下：圖 27-2　 《職思堂法書．蔡襄縣君帖》拓本影印本
（局部）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6版


